
艺术人生

民间歌谣

民间习俗

在济阳城乡，人们素有喝酒划拳的习
俗。饮酒时，两人同时伸出一只手，用攥起的
拳头和伸出一到五个手指，表示从零到五这
几个数字，与此同时，嘴里喊出从零到10的数
字，如果两人伸出的手指表示的数字相加与
其中一个人嘴里喊出的数字相同，那么这个
人就算赢了这一拳，输的人喝酒。划拳喊数
时也有讲究，多含文化和文明成分，即：一，要
喊成“一心敬你”，体现对对方的尊重；二，要
喊成“哥俩好”，表示与对方的关系亲密；三，
一般喊“三星高照”；四，要喊“四红四喜”或

“四喜来财”，表示吉利的意思；五，要喊“五魁
首”；六，喊“六六大顺”；七，喊“巧到七”，意指
牛郎织女七月七天河配；八，则喊“八仙过
海”；九，喊“快喝酒”，也有简单地喊成“快”
的；十，则喊成“满堂红”或者“全到了（读liao
音）”。此外，关系熟络的人划拳，也有直接报
数的。

月亮奶奶，好吃韭菜；
韭菜乔辣，好吃黄瓜；
黄瓜有种儿，好吃油饼；
油饼稀烂，好吃鸡蛋；
鸡蛋腥气，好吃公鸡；
公鸡有毛，好吃樱桃；
樱桃有核，好吃牛犊；
牛犊跑得快，
拉出桌子摆上菜；
你一盅，我一盅，
咱俩拜个干弟兄；
你敲鼓，我拉弦，
咱俩唱个李翠莲。

月亮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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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济阳周围的几个县
市，说起济阳县河北梆子剧团副团长张立云，知
道的人并不是太多，但提起“小丫”，却几乎是家
喻户晓，无人不知。

其实，“小丫”就是张立云。

初露锋芒
时光倒回到1955年，在庆云县东朗坞乡菜

张村，年仅九岁的张立云，随家里人，到离家八
里地之外的菅家去看戏。自幼受到吹、拉、弹、
唱样样都拿手的哥哥的影响，天生一副好嗓子
的小立云，年纪虽小，个子也比同龄的孩子矮了
不少，可论唱戏，大人们也没法跟她比。

经不住大人的鼓励和伙伴们善意的推搡，9
岁的小立云，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
登上了菅家村里刚搭起不久的高大宽敞的戏
台。一曲《金水桥》，让台下的人们呆住了，这个
看似并不起眼的俏丽女孩，不仅嗓音甜美，而且
抬手投足，都挺像那么回事儿。台下的掌声，一
阵阵地响起。台上的小立云，在掌声中则更是
如鱼得水般唱着、舞着。

在观众席里，一对中年夫妇，正全神贯注地
盯着台上的小立云。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
看热闹。这对名叫姚富海、花惠兰的夫妇，用内
行人的眼光，发现了这个先天条件好，又极其可
塑性的小演员。原来，他们夫妇是济阳县剧团
的演员，一同回家来过春节的。这无意之中的
发现，使张立云迈进了济阳县剧团的大门。

不甘人后的小丫头
告别泪流满面的母亲和兄嫂，她踏上了来

济阳的路。
在团里，她的个子是最小的，以至于演出时

逢到有坐在椅子上的戏，都需要敲梆子的老师
用力架一把，她才能上到椅子上。但是，天生倔
强的性格和对戏剧的钟爱，使她格外地用功。
她的演技，在不断地提高着。“九岁红”也便越叫
越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喜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不可扼制的思
乡之情，却越来越强烈地咬噬着她那颗幼小纯净
的心。毕竟，她才只有9岁。在家，她排行最小，
上面有四位兄长呵护着，生活起居有慈母照料
着，她是家里的娇娇女。乍一离开，就来到离家
几百里远的地方，咋能不让她思念母亲，思念兄
嫂，思念小伙伴，思念那块养育过她的土地呢？

用意志，用对戏剧艺术的爱，她的心，在同
那股愈来愈烈的思乡之情争斗着，她拼命地练
功，不让自己的思想有丝毫的闲暇。但是，思念
始终不离她的左右，就连睡梦中，也是家乡的池
塘，家乡的小路和母亲慈样的面孔。思念之情，
前后左右地缠绕着她，让她几乎不能自拔。

那时，她差不多就要“逃”回家了。脑海中，
塞满了回归的梦。

是一次野外吊嗓，让她改变了初衷。那天，
同往常一样，她早早地便从似睡非睡的思乡梦中
醒来，与同是来自庆云的张丽凤到野外去吊嗓。

凛冽的北风凶猛地刮着，直吹得她们有些
站立不稳。两个人并肩往前走着，谁都不说话，
但是，彼此的心思，却是相同的，浓浓的思乡之
情，压在她们的心头。

来到一棵小树下，她们同时站住了。“你想
家吗？”一句话不曾问完，在眼眶中含了许久的
泪，早已忍不住哗哗淌下来。“咱的家在哪？”“从
这……往东北看，就是咱的家。”携手爬上一座
坟顶，朝着东北的方向，两张小脸上的泪，不断
线地往下跌落着。整整一个早晨，她们就这样
哭着，望着，直到太阳升了起来，她们才相扶着
走下坟头，慢慢往回走。

哭泣过了，心里好受了许多，泪水，同脚下
的这块土地融合在了一起。“咱要是回去了，可
就没戏唱了。”“是啊，咱还是……不要回去了
吧。”“哎，等过年的时候，放了假，咱再回。”

对戏剧艺术的爱，最终让她留了下来。后
来，她的老师姚富海、花惠兰离开县剧团回了原
籍之后，她的哥哥又来陪她待了几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制力的增强，她的心
渐渐安定下来，艺术水平，也极快地提高着。

三年后，济阳剧团与临邑剧团合并，新的挑
战又摆在了张立云的面前。临邑的同行们，相
比来说经验要丰富些，演技也有所不同。怎么
赶上并超过他们，一直困扰着张立云的心。思
来想去，最后，她想通了，成功的路没有什么捷
径，只有不怕吃苦，才会有好的成绩。

于是，她暗暗为自己制订了一套训练计划。
每天天不亮，别的演员都还在甜梦中，她便悄悄地
起了床。怕吵醒别人，她光着脚，用手提着棉鞋，
待跑到大门外边，双脚已冻得又麻又痛。她一咬
牙，穿上棉鞋就往外跑。孤零零一个人跑到野外，
抱住一棵白杨树，她便认真地吊起嗓来。吊完嗓
回来，顾不得梳洗，她便又在练功房滚爬跌打起
来。练完功回到宿舍，别的演员才刚刚起床。

在苦练的同时，她拜著名演员筱香水为师，
专攻花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济阳剧团与临
邑剧团合并的这三年时间里，张立云进步很
快。她先后在《杨门女将》《画皮》等剧中饰演女
主角，受到观众的好评。

“小丫”的名字，在乐陵、庆云、惠民、临邑、
齐河等县越来越响亮起来。

县剧团的台柱子
1961 年 9 月，济阳县与临邑县各自恢复建

制，张立云又回到了济阳县。名气大了，但她并
没有丝毫地放松自己。几年如一日，她除去演

戏，便是苦练。拿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练惯
了，乍一闲下来，浑身都不舒服。她的不怕苦不
怕累的作风，带动了大批年轻的演员。

几年间，她先后在《穆桂英挂帅》《白蛇传》
《五女兴唐传》等剧中扮演女主角。凭着深厚的
功力和对演示的认真、细致，她的表演，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好评。

为了弥补她身材矮小的缺陷，以利于她把
县剧团女主角的大梁扛好，县剧团领导经过认
真研究之后，专门为她订做了适合舞台演出的
高底靴。捧着那双特制的靴子，她热泪盈眶。
对演好每一个角色，更充满了信心。

1975年，县剧团随山东省慰问团到北海舰
队访向演出。作为主力演员，她随队走了近20
个岛屿，每到一处，都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欢迎和
赞誉。

在努力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言传身

教，她带出了一批演技过硬的徒弟。有时，为了
一句唱腔，一个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她都不厌
其烦地一遍一遍地示范，直到满意为止。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好母亲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好母亲……”说这话

时，张立云的双目中含满了泪水。
好母亲和好演员，确是不能兼顾。为了她

一生所挚爱的戏曲事业，放弃了做一个好母亲
而选择了做一个好演员的人生之路。

1964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
孩。初为人母的张立云，对儿子的那份情和爱，

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可是，为了工作，没等
孩子满月，她便又上了台。第一场演出是在平
原县，她在《杨门女将》中扮演穆桂英。前台，随
着每一个武打动作，她的双乳胀痛得难耐，奶水
顺着戏装一滴滴洒落到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她
咬牙忍着，一招一式一如从前般认真、到位；后
台，外婆怀中尚未满月的儿子文艺，因饥渴而连
声地嚎哭着。焦急的汗水和心疼的泪水，在外
婆的脸上流淌。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她回到
了后台，望着母亲和儿子脸上的泪，她的心在流
血，来不及脱掉戏装，她便将儿子紧紧地搂在了
怀里，泪水，滴滴落在孩子的小脸上。那刻，她
真想就这样抱紧着儿子，再也不离开他。可是，
当面对着观众那一双双渴望的目光时，她的心
中不由一阵阵热浪滚过，我是党和国家培养起
来的演员，观众喜欢我，我也离不开观众。

就这样，每次到外地演出，她便和同在县剧

团工作的爱人一起，用小推车推着母亲和儿子，
辗转走过了济阳的各个公社，以及临邑、章丘、
齐河、乐陵等县。孩子长到七个月上，她咬咬
牙，给孩子断了奶，送到了农村老家。

对儿子的思念，让她寝食难安。那种飘忽
不定而又痛彻心腑的感受，时近时远，时急时缓
地牵扯着她的心，那种疼痛，无着无落而又清醒
无比。

她更加拼命地工作着，让劳累和忙碌来填
充那颗因儿子不在身边而显得有些空的心。

女儿文英出生后不久，她便把孩子送到了
远在惠民的奶奶家。

那回，她和爱人骑自行车去惠民老家看孩
子，回济阳的路上遇上了大顶风，行一步都不知
要费多少气力。实在走不动了，她和爱人只好
步行到了不远处的一个亲戚家。这时，天已完
全黑透了，想起临别时在奶奶怀中拼命啼哭的
女儿，她的心碎了。既然回不了单位，不如转回
家再看一看女儿。女儿流泪的小脸，在她眼前
不停地晃动着。水没喝一口，她便执意要回
去。亲戚看实在劝不住，只好由她去。

摸着黑，在狂风中，她和爱人用双脚一步步
走过了坑坑洼洼的小路，回到了家。

待地推开房门，怀抱着孩子的婆婆一下子
呆住了，四目相对，泪水淌满了两张写满母爱的
脸。婆婆喜极而泣，流着泪只是不停地念叨着
一句话：“俺英她妈又回来了，俺英她妈又回来
了……”一把抱过还在睡梦中抽泣的女儿，她鸣
咽着，却说不出一句话。

为了演艺事业，张立云不得不把亲情推到
了次要的位置上。忍受着别离，忍受着伤痛。
用心之笔，她描绘着自己昂扬、奋进的人生。

长期的舞台实践，使张立云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天生的聪慧，她
试着编起了节目。1958年，她自编自演的现代
戏《夫妻锄地》和《姊妹玉米》，参加了在淄博市
举办的山东省戏剧汇演，受到广泛的好评。

1980 年，张立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她的热泪止不住夺眶
而出，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不久，组织上又任命她为副团长。肩上的担
子重了，但她却并没有放弃挚爱的戏剧和热爱着
她的观众。同往常一样，她依然是天不亮就起来
吊嗓，依然是滚爬跌打，毫不松懈地练着武功，也
依然是与年轻演员们一同下乡，一同登台演出。

1972年，张立云被省剧协吸收为会员；1975
年，《山东画报》对其作了专题报道；她被推选为
政协济阳县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委
员会委员。

有一分耕耘，就会多一分收获。靠着对戏剧
那份执著的情和爱，张立云不懈地努力着，追求
着。用心血和汗水，换来了观众的拥护和爱戴。
那每一个赞许的眼神，那每声发自内心的掌声，
不是对她最好的奖赏和肯定吗？在这目光和掌
声中，她的人生轨迹，在不断地完善着……

如今，张立云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也早已
告别了她心爱的戏剧舞台。但人们每每提及当
年济阳县河北梆子剧团的盛况，总是感叹岁月
的脚步太过匆匆，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
们一睹久违了的“小丫”的风采啊！

时济云原名时毓龙，号霁禅，1892年10
月出生在齐东县四区惠济乡时圈村（今属
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中。父亲时象廉，母亲石氏。他家境贫
寒，自幼过着艰苦的生活，学会了各种农
活，并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美德。

1902年，时济云入私塾就读。1910年，
升入齐东县城里高级小学。在此期间，曾
得平度县的李松先生指点，于古文、文学及
革命思想诸方面颇受教益，为他以后的人
生道路奠定了基础。1914 年，考入山东省
第一师范学校本科三班，得到了鞠思敏、范
明枢、于丹坡、楷撷先生的指点，对宋明理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喜陆象山、王阳明
及泰州学派诸子学说，厌道家，喜禅宗。

在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对人性问题
有自己的见解，对孟子的“四端证性”“人性
本善”之说笃信不疑，认为恶是人性的变态
和非常态，确信可以通过教育剔除掺杂进
人性中的恶，从而恢复其“善”的本来面
目。他常常诙谐地说，“佛法无不可度之
人”。这种人性观使他对教育充满了信心，
并促使他最终走上了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
道路。

1919年4月，时济云从山东省第一师范
学校本科毕业，回到济阳县四区会真寺小
学任教。1921 年回到母校教授本科学生。
执掌教鞭的同时，他刻苦学习大学科目，如
维识教育等，并深研墨子学说，且著有《墨
子哲学》一书，得到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
赞许。

他与北大教授熊十力先生、浙江教授
马一浮先生交往甚密。他自己生活俭朴，
却时常接济家境贫寒的学生。当代著名文
学家李广田先生在《画廊集》中回忆道：“直
到现在，当年所得的印象还是非常清楚，比
如在校内有一株很大的垂柳，几乎给庭院
搭了整个凉篷。每当风清月白，时先生便

约了同学们在那里谈天。先生是喜欢禅宗
的，便常谈起那些硕德积慧大和尚的行径
……”

自1924年后，时先生又先后在东鲁中
学、惠民山东第四中学任教。1931年1月，
他看到故乡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便立志
从事乡村教育，乃倾自己 10 余年的积蓄
1000 多银元在弥家庄建北楼 9 间、置学田
10余亩，在张家椿先生协助下创办齐东县
第四高等小学。时济云自任校长，兼国文、
历史。所聘教师大都是他的学生。

在学校创立初期，他身体力行，带领全
体职工挖粪种菜，勤工俭学，创立了艰苦朴
素的校风。同时把自己珍藏的全部书籍无
偿奉献出来，充实学校图书室。4月间，应
梁漱溟先生邀请，时先生赴邹平乡村建设
研究院任教，初任训练部班主任，后任乡村
服务人员指导主任。他的弥家庄学校长一
职，则委托给了王愿林先生。

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期间，他对梁先生
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
最后觉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
渐渐明白社会改造乃治先所急，于是转而
研究社会问题。经周密详细的调查走访，
著成《乡村礼俗》一书。与此同时，对由自
己一手创办的弥家庄学校仍眷恋颇深，每
次回家必先到学校盘桓数日，为师生讲课，
为学校添置图书和各种教学器具，并从自
己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来资助贫而好
学的学生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邹平乡村建设研究
院被迫遣散。时先生回乡，暂住弥家庄学
校。1938年6月，应故交曹得敏先生之约，
在曹家码头村共同创办了复兴中学，曹先
生任校长，时先生任教务主任，二人皆为义
务职。学校取名复兴，寄寓了驱除日寇、复
兴中华之意，而以抗日救亡、培养抗日军政
人才为办学宗旨。学校先招了一个初中

班，后为培养地方师资又招了一个简易师
范班。办学采取“敌来我散，敌去我回”的
游击方法，十分灵活机动。为培养抗日军
事人才，时先生选授了姜太公《六韬》《孙子
兵法》、黄石公《素书》等古代兵书，同时也
学习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在他
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影响下，一部分思想
进步的学生如张治让、刘砚田、白铁华等毅
然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到沂水堤岸八路
军的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投身到轰轰烈烈
的革命洪流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党的高级
干部。

即使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
期，时先生也对自己的生活、事业和理想保
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时常与其子正印、正
光一起干农活，给他们讲解陶渊明的《桃花
源记》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教育他们爱劳
动、爱农村、爱相国，并时时吟诗抚琴，以表
心志。他精律吕、善抚琴，曾考证过50余种
琴式，并著有《古琴考》一书。其诗中则有

“白云堆里有古风，万里霜天月色同。林一
水边人罕到，方知吾道乐无穷”的句子，充
分表达了他淡泊名利和安贫乐道的风范。
而在一次复兴中学全体师生游伏生墓时，
时先生则对墓地的老树新枝有感而发：“这
古树象征着我们中华农村的群众是抗战救
国的根本力量，主要教育工作要放在农村；
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中国不会亡!”其爱国热
忱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溢于言表。
1941年5月，日寇铁蹄踏进曹家码头村，全
校师生立刻疏散转移，而校园校舍却惨遭
破坏。自1942年起，学校迁至李家码头村，
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复兴中学因曹校长调走
而停办，时先生乃赴济南立达中学任教，于
1950年调至济南三中。

1955 年，64岁高龄的时先生从济南三
中退休回乡，在家乡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

农村教育事业。他要求寄住在仁风中学，
一切费用自理，为师生们做力所能及的事
情，并为该校图书室捐赠各类书籍1500余
册，还捐赠200元钱资助本村中学。

1962 年，仁风中学与曲堤中学合并为
济阳县第二中学，时先生亦随师生迁至二
中。在二中期间，他多次应邀给师生作报
告，传授教学经验、介绍学习方法，并亲自
登上讲台作示范教学。其治学精神和朴实
的生活作风在师生们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县内各中学先后纷纷聘请他到校讲学，
传授经验。时先生在教育界受到人们的关
注和敬重。二中距时家圈村近20里路，每
逢星期天，年过70岁的时先生总是与学生
们一起徒步往返。

1968年，时济云先生离校返乡，在家中
整理潜心研究多年的诸多心得，并提出广
大农村的基础教育既存在着普及问题，更
存在着提高质量的问题，写了许多的历史
事件研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他
写了厚厚的一本手稿，就辩证法的发展内
容和形式及关于文化、教育、经济等发展问
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以上所有这
些，大都集中在他的《平仰观生录》《馨寂
录》《释言》等笔记、著作中。只可惜这些极
具价值的手稿，不及刊行便大都毁于“文
革”的烈焰之下。

年逾古稀的时济云先生为了回避疯狂
的潮流、驱散心头的积郁，在黄河岸边修起
两间土房。他每日早起，默默修整黄河渡
口那些不平的路面，“修道以利来者”。这
是时先生在其晚年所做的又一件惠及后人
的善事。而在这默默的铲修之中，又寄寓
了这位老教育家多少真挚的情愫。

1969年6月，时济云先生不顾自己年迈
体衰，冒着倾盆大雨和社员们一起抢收集
体的麦场，不慎摔倒，患中风一病不起，于
1970年2月3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

济阳戏剧舞台上的名角“小丫”
□ 鞠慧

历史人物

平民教育家时济云
□ 路正军

《《白蛇传白蛇传》》剧照中白娘子扮演者剧照中白娘子扮演者““小丫小丫””

张立云剧照张立云剧照


